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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通过单边提高关税的

方式对美国国内产业进行保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国进行

施压，意图通过主导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遏制中国快速崛起，维护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将令东亚各国生

产成本增加，扭曲具体产业的竞争秩序，给以出口为支柱的东亚国家经

济带来冲击和挑战。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逆流，中国和其他东亚国

家应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主动市场开放和深度区域经济融合，加快东亚

地区消费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为本地区经济增长开辟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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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为手段强化美国企

业的竞争优势，并利用其国内法对贸易伙伴增加关税，意图推动相关国家的

贸易政策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进行调整。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还积极推动

国际贸易规则修改，以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维护和巩固美国的经济霸权。

东亚经济深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冲击，但也面临进一步融合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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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积极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关税措施为手段，

以争取双边竞争优势为目标，积极推动制定国际贸易“新规则”。

（一）以保护美国国内产业为目标的单边保护措施

为兑现竞选期间承诺，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美国产业的限制贸

易措施，且不惜启动此前历届美国政府较少使用的国家安全调查 [1]。特朗普

政府集中保护的是受到全球化发展冲击的美国传统优势制造业，包括洗衣机、

太阳能电池、汽车、钢铁和铝产业。由于这些产业主要为影响社会民生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特朗普对其进行保护以期创造就业和维护选举“票仓”的稳定。

对钢铁和铝产业的保护。2017 年 4 月，美国商务部对钢铁和铝产品进口

开展“232条款”调查。美国商务部 2018年初提交的有关钢铁 [2] 和铝 [3] 进口

的报告认为，钢铁和铝产品进口现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2018 年 4 月，美国

政府决定对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 25% 和 10% 的进口关税 [4]，日本、韩国和

[1]　美国《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简称“232 条款”）授权美国总统基于保护

国家安全而采取限制贸易措施的权力。根据“232 条款”之规定，利益相关方、机构负责人或

美国商务部可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产品进行调查。此前 50多年中，美国政府基于“232条款”

提起的国家安全调查仅有 14 次，因为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的限制贸易措施往往有滥用之嫌，

会在贸易伙伴国中产生巨大的“模仿效应”。

[2]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he Effect of Imports of Steel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under Section 232 of the Trade Expansion Act Section 232, as 
Amended,” January 11, 2018, https://www.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the_effect_of_imports_
of_steel_on_the_national_security_-_with_redactions_-_20180111.pdf.（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19日）

[3]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he Effect of Imports of Aluminum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under Section 232 of the Trade Expansion Act Section 232, as Amended,” 
January 17, 2018, https://www.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the_effect_of_imports_of_aluminum_on_
the_national_security_-_with_redactions_-_20180117.pdf.（上网时间：2019年 1月 19日）

[4]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ecretary Ross Releases Steel and Aluminum 232 Reports 
in Coordination with White House,” February 18, 2018,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
releases/2018/02/secretary-ross-releases-steel-and-aluminum-232-reports-coordination.（上网时间：

2019年 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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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等东亚国家皆属该关税加征对象。经协商，美国从 2018年 6月 1 日起给

予阿根廷、澳大利亚的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豁免，而对巴西和韩国单就钢

铁加征关税进行豁免。[1] 此后，中国、日本、瑞典、比利时以及德国的 42 种

钢铁制品亦获得高额关税豁免权。

对洗衣机和太阳能产业的保护。2018 年 1 月，特朗普政府以太阳能电

池 [2] 和洗衣机 [3] 相关产业遭受进口产品实质损害为由，面向全球各国（包括

中国和韩国），对价值 85 亿美元的进口太阳能电池和价值 18 亿美元的进口

洗衣机加征保障性关税，使不少著名家电企业遭受严重冲击。

此外，特朗普政府拟对美国汽车产业进行保护。过去二十年间，美国

的乘用车进口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已由 32% 上升到 48%。进口汽车及汽

车零部件市场份额的快速上升引发美国政府对美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担忧。

2018 年 5 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开展

调查。[4] 这一调查目的在于扩大美国国内汽车生产能力，以及缩小美国与其

贸易伙伴国在汽车关税水平上的差异。截至 2019年 2 月，美国商务部已将调

查结果提交特朗普总统，但有关产品加征关税尚未公布决定。[5]

[1]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Section 232 Tariffs on Aluminum and Steel: Duty 
on Imports of Steel and Aluminum Articles under Section 232 of the 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 
https://www.cbp.gov/trade/remedies/232-tariffs-aluminum-and-steel.（上网时间：2019年 1月 19日）

[2]　“USITC Announces Remedy Recommendations in its Global Safeguard Investigation Involving 
Imports of Crystalline Silicon Photovoltaic Cells (Whether or Not Partially or Fully Assembled into Other 
Products),” October 31, 2017, https://www.usitc.gov/press_room/news_release/2017/er1031ll857.htm.
（上网时间：2019年 1月 18日）

[3]　“USITC Announces Remedy Recommendations in Its Global Safeguard Investigation involving 
Imports of Large Residential Washers,” November 21, 2017, https://www.usitc.gov/press_room/news_
release/2017/er1121ll870.htm.（上网时间：2019年 1月 18日）

[4]　Rachel F. Fefer, Bill Canis and Brock R. Williams, “Section 232 Auto Investigation,” Congress 
Research Services, IF10971, October 24, 2018, p.1, https://fas.org/sgp/crs/misc/IF10971.pdf. （上网

时间：2019年 1月 21日）

[5]　Andrew Mayeda and Jenny Lenard, “Trump Receives Report on US Security Threat of Car 
Imports,” February 18, 2019,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2-18/trump-receives-
report-on-u-s-security-threat-of-auto-imports.（上网时间：2019年 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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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制定对美有利的国际贸易规则

作为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缔造者，美国一直以来将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作为其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1] 然而，特朗

普上台后，美国政府高官多次抨击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

体制，还扬言要退出 WTO，[2] 意在争夺对未来 WTO 改革和国际贸易新规则制

定的主导权。[3]

强化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保护。为维护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美国

联合其他发达国家进行新技术封锁 [4]，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限制技术转

移，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技术上的追赶。美国、欧盟和日本已

表示将对强制技术转移的所有政策和实践进行仔细研究，在立法上予以禁止，

并就其实施开展国际合作。[5] 另外，美欧日还将就外国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

等议题制定新规则，并开展多边合作以确保其所制定的新规则得到有效实

施。[6]

积极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在 2017年的 WTO部长级会议上，美国明确

[1]　Hal Brand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the Liberal Order: Continuity, Change, and Options 
for the Future, RAND Corporation, 2016, p.2.

[2]　John Micklethwait, Margaret Talev and Jennifer Jacobs, “Trump Threatens to Pull US out of 
WTO If It Doesn’t ‘Shape Up’,” August 31, 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8-30/
trump-says-he-will-pull-u-s-out-of-wto-if-they-don-t-shape-up?srnd=premium.（上网时间：2019 年 4

月 30日）

[3]　潘晓明：“变动中的国际贸易体系：特朗普政府的调整策略及思路”，《国际关系研究》

2018年第 6期，第 139 页。

[4]　Nancy A. Fischer, Christopher R. Wall, Stephen E. Becker, Aaron R. Hutman and Matthew 
R. Rabinowitz, “US Commerce Department Releases Proposed Rule-Making for Export Controls 
on Emerging Technology,” November 20, 2018, https://www.globaltradeandsanctionslaw.com/u-s-
commerce-department-releases-proposed-rulemaking-for-export-controls-on-emerging-technologies/. 
（上网时间：2019年 4月 30日）

[5]　“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September 25, 2018,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
press-releases/2018/september/joint-statement-trilateral.（上网时间：2019年 4月 30日）

[6]　“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January 9, 2019,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
releases/2019/january/joint-statement-trilateral-meeting.（上网时间：2019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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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将和其他成员方一道继续参加电子商务工作小组，积极推动这一临时小

组成为固定机制。[1] 在 2019年 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国和其

他 60多个 WTO 成员表示，将共同致力于自由跨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且谈判

会对其他WTO成员同时开放。[2]在2019年6月的二十国集团（G20）大阪峰会上，

美国联合多国举行“贸易与数字经济”部长级会议，发表了有关数字贸易规

则的声明，强调数字经济的安全性和建立可靠的数字自由传输体系。[3]

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得再享受“特殊而有差别的待遇”。美国以绝

对平等竞争和贸易互惠为由，挤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限制其经

济发展。[4] 为使美国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美国主张对中国等

新兴经济体采取更为严格的规则约束。2019 年 1 月，特朗普政府向 WTO 提交

文件，声称包括中国、巴西和印度在内的国家已是世界有影响力的经济体，

应从发展中国家中毕业，不当再享受 WTO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特殊而有差

别的待遇”[5]，要求建立“无差别的 WTO”[6]。

强化国际规则对国有企业的规制。为了强化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美国

[1]　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 2019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8 Trad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Agenda,” March 2019, p.64,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19_Trade_Policy_Agenda_and_2018_Annual_Report.pdf.（上网

时间：2019年 5月 1日）

[2]　Kimberley Botwright, “Davos Participants Call for Digital Trade Deal,” January 23, 2019,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1/davos-participants-call-for-digital-trade-deal/.（上网时间：

2019年 5月 1日）

[3]　“G20 Ministerial Statement on Trade Digital Economy,” June 9, 2019, http://trade.ec.europa.
eu/doclib/docs/2019/june/tradoc_157920.pdf. （上网时间：2019年 6月 18日）

[4]　Communication from China, India, South Africa, The Bolivarian Republic Venezuela, 
Laos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Plurinational State of Bolivia, Kenya, Cuba,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and Pakistan, “The Continued Relevance of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n Favor of 
Developing Members to Promote Development and Ensure Inclusiveness,” March 4, 2019, para. 1.2.

[5]　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9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8 Trad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Agenda,” March 2019, p.102,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19_Trade_Policy_Agenda_and_2018_Annual_Report.pdf.（上网

时间：2019年 5月 1日）

[6]　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 Differentiated WTO: Self-declared Development 
Status Risks Institution Irrelevance,” January 19, 2019,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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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在 WTO框架下加强对国有企业的规制，加快 WTO框架下相应规则的改革。

目前，美国已联合欧盟和日本，推动尽快达成包含产业补贴议题在内的基本

框架，以期严格限制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产业补贴，并寻求其他 WTO 成员参

与。[1]

（三）直接打压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在科技领域的快速崛起让美国倍感威胁。“美国

似乎被这样一种判断驱动，即过去中美关系的轨道意味着在长期竞争世界领

导权方面有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为了努力改变这一轨道，特朗普政府在

过去两年中针对中美关系，逐步采取一种零和博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

本土主义的手法。”[2]

为维护美国的高科技竞争优势，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有关知识产权和

强制技术转移的“301条款”调查。[3] 2018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公布报告声称，

中国存在强制技术转移行为，且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4] 基于此，美国政府

对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加征关税。而且，美国政府还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

打压。2018 年 4 月，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中兴公司销售元器

件、软件以及技术，期限为 7 年。此后，美国商务部与中兴公司经磋商达成

协议。2018年 7月，美国商务部 “暂时、部分地”解除对中兴公司的禁令，

条件是中兴公司缴纳10亿美元罚金，改组董事会，并缴纳 4亿美元的保证金。

2019 年 5 月，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公司及其 68 家关联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

[1]　“Joint Statement on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Trade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January 9, 2019.（上网时间：2019年 4月 30日）

[2]　David Dollar, Ryan Hass and Jeffery A. Bader, “Accessing U.S.-China Relations 2 Years 
into the Trump’s Presidency,” Brookings Institute, January 15,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
blog/order-from-chaos/2019/01/15/assessing-u-s-china-relations-2-years-into-the-trump-presidency/.

[3]　美国《1974 年贸易法》中的第 301 条规定，当美国企业受到他国不公平措施而遭受

损害时可以要求美国政府进行调查。美国政府采取提高关税的措施以保护受到损害的相关产

业。

[4]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Findings of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March 22, 2018,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
Section%20301%20FINAL.PDF.（上网时间：2019年 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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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清单”，旨在禁止华为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之前向美国企业采购零部件和

技术。[1] 为避免对美国企业的冲击，美国政府同时公布了 90天的暂缓令，华

为事件一时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焦点。2019 年 6 月 G20 大阪峰会期间，习近

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晤。大阪峰会闭幕后，特朗普表示将在不影响“国

家安全”的情况下允许美国公司继续向华为出口部分零件和技术。

美国通过主导区域贸易协定划分“势力范围”，限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

经济合作。2018 年 11 月，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签订《美国—墨西哥

—加拿大协定》（USMCA）以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USMCA 规定，当事

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时需要履行告知其他成员

国的义务。[2] 不仅如此，如果当事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 FTA，其他成员

国有权在 6 个月后退出 USMCA 并建立其自己的双边贸易协定。[3] 这一“毒丸

条款”的引入，被舆论普遍解读为“团结美墨加、孤立中国”。

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东亚经济的挑战

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高了美国市场准入门槛，使越来

越多的贸易出口国面临竞争优势被扭曲、比较优势减少的被动局面。东亚国

家经济增长模式多以出口为驱动，难以避免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主

要对象，受美国关税措施影响严重。

（一）东亚国家出口普遍下滑

美国加征关税措施给东亚各国国际贸易带来不同程度冲击。尤其是中美

经贸摩擦，不仅对中美两国经济产生影响，更间接给东亚其他国家经济带来

[1]　“US Designates Huawei to Entity List, Issues Temporary General License,” May 23, 2019, 
https://www.whitecase.com/publications/alert/us-designates-huawei-entity-list-issues-temporary-general-
license. （上网时间：2019年 7月 5日）

[2]　USMCA 第 32.10.2 条和 32.10.4 条分别规定：当事国需要至少在 FTA 磋商开始之日三

个月前履行告知义务，并应在 FTA签署之日 30天前将协议的所有内容提供给其他成员国审议。

[3]　USMCA 第 32.10.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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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溢性影响。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直接冲击东亚各国进出口贸易。2019 年 5 月，中

国进口同比下滑 8.5%，出口同比增长仅为 1.1%。[1] 中国贸易增速回落通过区

域产业链进一步传导至东亚其他原料和零部件的生产国，带动区域贸易整体

下滑。其中，新加坡所受影响最为严重，出口贸易呈快速下降趋势，2019 年

4 月新加坡出口同比下滑 10%，5 月同比下滑 15.9%。[2] 新加坡电子产品出口

下降尤为明显，其 2019 年 4 月电子产品出口同比下滑 16.3%，5 月同比下滑

31.4%。[3] 日本和韩国的货物贸易也受到冲击，日本出口贸易已经连续数月负

增长，其 2019年 5月出口贸易同比下滑 7.8%，同月进口贸易同比下滑 1.5%；

韩国 2019 年 5 月进口同比下滑 1.9%，出口同比下滑 9.4%。[4] 此外，包括马

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出口贸易也遭受一定冲击，但由

于这些国家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其进出口贸易正从负面影响中不断恢复。以

马来西亚为例，其 2019 年 4 月出口同比增长 1.1%，使 2 月以来的出口负增

长趋势得以止步，恢复到 1月的出口水平；其 2019年 4月进口同比增长 4.4%，

环比增长 6.7%。但马来西亚的贸易顺差持续大幅度减少，其 2019 年 4 月贸

易顺差同比下滑 24.5%[5]，这主要是由于其出口增长慢于进口增长所致。

（二）东亚国家投资呈现转移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中美经贸摩擦改变了东亚各国的经济

预期和生产成本，引发东亚各国的投资呈转移态势。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新公

[1]　“2019 年 5月进出口商品贸易方式总值表（当月）”，海关信息网，http://www.haiguan.
info/newdata/ndata8325.aspx。（上网时间：2019年 6月 18日）

[2]　Enterprise Singapore, “Singapore’s External Trade—May 2019,” June 17, 2019, pp.2-4, 
https://www.enterprisesg.gov.sg/-/media/esg/files/media-centre/media-releases/2019/may-2019/monthly-
trade-report--may-2019-final.pdf?la=en.（上网时间：2019年 6月 18日）

[3]　Enterprise Singapore, “Singapore’s External Trade—May 2019,” p.4.
[4]　“Japan Exports,” the website of Trading Economic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japan/

exports.（上网时间：2019年 7月 2日）

[5]　Malaysia Trade Statistics Unit, “Trade Performance of Month April 2019 and the Period of 
January-April 2019,” June 3, 2019, p.1, http://www.matrade.gov.my/en/malaysian-exporters/services-
for-exporters/trade-market-information/trade-statistics/179-malaysian-exporters/trade-performance-
2019/4619-trade-performance-april-2019-and-january-april-2019.（上网时间：2019年 6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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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2019 年亚洲经济发展前景》，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的

投资增长动能正在减弱，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遭受冲击。2018 年，这些国家的

制造业职业经理人采购指数（PMI）等衡量制造业景气的指数都下跌至近两年

的新低。经济的不景气还直接影响政府公共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外国投资

等。与 2017 年相较，东亚多国整体投资规模皆在缩小，韩国 2018 年投资水

平下滑 3.7%，新加坡 2018 年投资水平下滑 3.5%，马来西亚 2018 年投资水平

下滑 2.9%。就外国直接投资而言，与 2017 年相较，韩国 2018 年外国直接投

资流入减少 19%，马来西亚 2018 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减少 14%。[1] 不过，印

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略有增幅，较之上一年度，菲

律宾 2018 年投资水平增长 1.4%，印度尼西亚 2018 年投资水平增长 1.0%，泰

国 2018 年投资水平增长 0.9%。[2] 值得强调的是，与 2017 年相比，印度尼西

亚和泰国 2018 年的外商投资流入皆实现增长，其中泰国的增幅高达 62%。[3]

随着投资转移效应的逐渐显现，东亚地区投资，特别是外国投资增长趋势，

将会出现不断分化的局面。

（三）东亚国家产业链面临重塑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给东亚产业链带来冲击，加速了东亚地

区产业链重塑。首先，特朗普政府以加征关税为手段的贸易保护措施会增加

他国产品成本及其企业竞争力。比如，因特朗普政府对进口洗衣机加征 20%

关税，韩国 LG 公司的洗衣机价格被抬升 4%~8%。[4] 其次，美国的贸易保护主

义措施和中美经贸摩擦将使跨国公司不得不重新规划供应链安排以规避成本

和风险，引发投资转移加速。在中国美国商会 2018年针对在华美国企业的调

[1]　UNCTAD FDI Statistics, https://unctad.org/en/Pages/DIAE/World%20Investment%20
Report/Country-Fact-Sheets.aspx.（上网时间：2019年 7月 5日）

[2]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9: Strengthening Disaster 
Outlook,” April 2019, pp.4-5,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492711/ado2019.
pdf.（上网时间：2019年 7月 5日）

[3]　UNCTAD FDI Statistics.
[4]　“LG Elec Plans to Hike US Washer Price by 4-8% after Tariff,” February 8, 2018, https://

www.reuters.com/article/us-lg-elec-tariffs/lg-electronics-plans-to-hike-u-s-washer-prices-by-4-8-
percent-after-tariffs-idUSKBN1FS0DA.（上网时间：2019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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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问卷中，关于“中美经贸摩擦对商业策略的影响”这一问题，受访 430 家

企业中有 31.1% 表示将会延迟或取消投资项目，居所有选项之首。[1] 为了规

避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关税措施带来的成本增加和投资风险，跨国公司

会将其子公司转移 [2]， 而 马 来 西 亚 、 越 南 和 菲 律 宾 等 皆 系 具 有 竞

争力的投资替代地区或国家。[3] 最后，虽然美国关税贸易保护措施会加速东

亚地区产业链的重塑，但是东亚产业链重塑将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演变过程，

其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于东亚地区各国从生产能力到消费市场，从基础设施

硬环境到制度政策软环境的综合竞争。美国关税贸易保护措施虽为东亚产业

链重塑的重要外因，但各国企业产业链的重构仍然受诸多因素制约，如消费

者和原料产地、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工人技术熟练程度、经贸规章以及政

策稳定性等。[4]

三、深入推进东亚经济融合的新机遇

美国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虽使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压力空前，

但东亚各国可借机加速经济融合，积极培育和促进东亚区域内部市场的发展，

通过扩大区域“内需”来获得经济发展的稳定增长点。以地区经济融合带动

东亚市场的成熟，将是东亚各国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有效路径，更是其继续提

升自身经济影响力、推动和塑造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明智之举。

[1]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Impacts of U.S. and Chinese Tariffs on American 
Companies in China,” September 5, 2018, https://www.amchamchina.org/uploads/media/default/0001
/09/7d5a70bf034247cddac45bdc90e89eb77a580652.pdf.（上网时间：2019年 1月 22日）

[2]　Heather Lynne Taylor-Strauss, “Shifting Supply Chain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ikely 
to Expand in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in Response to Trade War,” October 16, 2018, https://www.
unescap.org/blog/shifting-supply-chains-foreign-direct-investment-likely-to-expand-in-southeast-and-
south-asia-in-response-to-trade-war. （上网时间：2019年 1月 22日）

[3]　Massimiliano Calì, “The Impact of US-China Trade War on East Asia,” October 16, 2018, 
https://voxeu.org/article/impact-us-china-trade-war-east-asia.（上网时间：2019年 1月 22日）

[4]　Emily J. Blanchard, “Trade War in GVC Era,” in Meredith A. Crowley, Trade War: The Collapse 
of Economic Systems Endangering Global Prosperity, CEPR Press, May 2019, pp.57-63,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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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亚区域内市场不断壮大，为地区经济发展开辟新空间

发达国家是东亚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对东亚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由于 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美欧消费市场急剧

萎缩。面对外部市场的萎缩，东亚各国积极进行调整，寻找替代市场。截至

2017 年底，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需求仅占东亚地区出口的 25.6%，而东亚地

区内部市场需求上升到本地区出口（中国除外）的 40.3%，东亚地区内部市

场已经发展成本地区最为重要的出口市场。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报告指出，

到 2030年，亚洲地区将成为世界中产阶级增长最快的地区，其中产阶级将占

世界三分之二。[1] 中国正成为东亚区域内部市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2017

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 8826.994美元，是 2007年的 2695.366美元的 3.27倍。[2]

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直接带动了中国消费大市场的出现。2013 年以来，中国

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这进

一步释放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动能。2007 年中国市场需求仅占东亚出口（中国

除外）的 9%，同期美国市场需求则占到东亚出口的 28.9%。而 2017 年中国市

场需求已占到东亚出口的 15.9%，已接近美国的 16.3%。[3] 中国消费市场的快

速成长以及东亚区域内部市场的不断壮大，正在改写东亚产品出口一直以来

依赖西方市场的状况。东亚地区内部市场的形成不仅为东亚经济发展提供了

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自主性，更将成为推动东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核

心推动力之一。

（二）中国继续加大开放力度，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

开放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习近平主席在 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

[1]　Homi Kharas, “The Unprecedented Expansion of the Middle Class: An Update,” 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100, February 2017, p.13.

[2]　根据世界银行中国历年人均 GDP（美元）测算，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NY.GDP.PCAP.CD?locations=CN。（上网时间：2019年 1月 29日）

[3]　Roland Rajah, “East Asia’s Decou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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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征程，一系列扩大开放措施相继推出。

首先，中国金融服务业大规模开放市场准入。潜力巨大的中国金融服务

业市场正逐步向区域和世界敞开，具体措施包括：（1）取消对银行和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2）向外资金融机构进

一步开放证券、基金、期货和寿险等行业，将外资持股比例上升至 51%，三

年后取消限制；（3）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4）

不再要求合资券商的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证券公司等。

其次，中国加快推动《外商投资法》的出台，为外资企业提供更为公平

的竞争环境。《外商投资法》已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

决通过，并将于 2020 年 1 月 1日开始实施。《外商投资法》将原来的外资三

法 [2] 合为一法，其重点内容包括：（1）《外商投资法》将原来由自由贸易区

试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扩展至全国 [3]，全面减少外商投资的

准入门槛；（2）《外商投资法》推行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对外商投资进

行规范化管理；（3）《外商投资法》加强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

知识产权，明确禁止强制技术转让 [4]，为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提供更稳定的

制度环境。

最后，自 2018 年起，中国已经连续四次降低关税，涉及汽车、药品、

日用消费品和工业品等众多品目，使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从 2017 年的 9.8%

降至 7.5％。中国的关税水平已经接近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对成员国的关税标准。中国还宣布将定期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持

[1]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

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8 年 4 月 10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10/
c_1122659873.htm。（上网时间：2019年 1月 29日）

[2]　“外资三法”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四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二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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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释放国内市场潜力，扩大进口空间”[1]。

中国不断扩大开放，为东亚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金

融服务业大规模开放市场准入，会带动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推进中国与地

区其他各国金融体系的融合，助益东亚地区抵御美元霸权体系下的各种国际

金融风险。中国不断降低关税和扩大进口，与地区各国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

将加速推动以中国为主要驱动力的东亚消费市场的发展和壮大，帮助东亚地

区逐步摆脱对美欧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整体提升地区经济的自主性和抵抗

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面对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一个来自内部驱动的东

亚区域市场将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三）地区 FTA 谈判有望继续推进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成为东亚各国加速 FTA谈判的新动力。一方面，

东亚各国经济增长模式多以出口为驱动，国际贸易在其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东亚各国加深区域经

济融合，以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另一方面，2018年11月签订的USMCA针对“非

市场经济国家”（暗指中国）包含“毒丸条款”，这使东亚一些国家未来有

可能面对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两难选择——如果不迅速与中国达成协议，

而先与美国签订贸易协定，那么将会失去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的机会。[2]

东亚国家正在加速推进区域大型 FTA 的达成。旨在扩大市场开放、推动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谈判，对东亚

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非常重要。截至 2019年 6月底，RCEP已进行 26轮谈判。

2018 年 11 月，RCEP 部长级会议宣布已就“关税措施和贸易便利化”“政府

采购”“动植物检疫措施”“经济和技术合作”“中小企业”等七个章节达

[1]　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

主旨演讲”，新华网，2018年 11月 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1/05/
c_1123664692.htm。（上网时间：2019年 1月 29日）

[2]　Peter A. Petri and Michael G. Plummer, “The Case for RCEP as Asia’s Next Trade Agreement,” 
November 6, 2018,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8/11/06/rcep-evidence-of-asian-leadership-on-
trade/.（上网时间：2019年 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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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协议。但关税减让等贸易开放议题仍然存在不小分歧，包括印度在内的某

些国家仍“固执己见”。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希望将 RCEP打造为“高质量”

的自由贸易规则，也增加了谈判的难度。不过，各国正积极开展磋商，探讨

以“早期收获”的方式推动并争取在 2019年底达成协定。[1]

四、结语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给东亚各国对外贸易带来冲击，还

引发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乃至重塑东亚区域产业链，给东亚经济发展带来深

远影响。尽管有不少挑战，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也面临许多机遇。东亚各国应

抓住地区内部市场正在形成这一大好趋势，以扩大市场开放和经济融合来减

少贸易成本，培育形成地区“内需”，从而创造东亚经济增长的内生推动力。

东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仅可助推世界经济增长，还将提升东亚地区的国际

经济地位和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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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on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Negotiations,” November 2018, https://dfat.gov.au/trade/agreements/negotiations/rcep/news/Documents/
rcep-summit-joint-leaders-statement.pdf.（上网时间：2019 年 1 月 28 日）


